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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内容说明

年赴德国留学，入哥廷根大学。我于 自 年春季

治梵文和巴利文。二战始 ，从 爆发，

被征从军，已退休 毅然的年届耄耋的

接过了讲授梵文的工作，讲授《梨俱吠陀》和梵文古代语法名

著 。实际上学生只有我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外国

人。两位恩师为我一个外国青年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

令我铭感五内，毕生难忘。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用所谓佛教

混合梵语写 的。我于 年通年和成的佛典

过了口试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。其后五年中，我仍然从事佛

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。所谓“佛教混合梵语”，是指的一种

非纯粹梵语，梵语中间搀杂了一些中世印度方言的成分。原

来佛祖释迦牟尼是宗教革新家，他反对婆罗门教，从而也反对

婆罗门教的经堂语梵文，他允许弟子用自己的方言来阐释佛

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

向 和 的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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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。原始佛教经典的雏形是用一种叫做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

的，当时印度还没有文字，只靠师弟口耳相传。所谓巴利文三

藏，并不是全体佛徒的圣典，只是一个部派的经典。古代半摩

揭陀语是一种东部方言，而巴利文则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西部

方言。这里面是有问题的，这里不能详论。无论如何，印度古

代的方言，有时间差别，有地域差别，研究印度古代佛教史，

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，可惜难得解人。

我在留德十年的后五年中，写了两篇相当长的论佛教混

合梵语的文章。我研究的对象就是：如来佛反对过梵语，而在

他涅槃后将近千余年左右时梵语复兴时代开始，原来用方言

纂成的佛典不得不随顺时势而逐渐梵文化，我研究的就是这

种现象。经典底子原来是方言，想把方言转变为梵文，又并不

容易，于是夹生夹熟，勉强拼凑，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四不像的

语言文字，就是所谓“佛教混合梵语”。这种佛典最显著的特

点是，佛典越早，方言成分就越多，梵文成分就越少。后来随

着梵文化的升级，梵文成分与方言成分的比例就倒了过来；

但是最终也没有形成纯粹梵文的佛典。真正纯粹的梵文佛

典，是大乘佛教兴起后才产生出来的。

我从两篇论文中选出了一篇比较短的，请我的学生高鸿

博士由德文译为汉文。原文发表在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的集刊

中，这在德国算是最高荣誉。刊出后，赞成者有之，反对者亦

有之。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。但是，我却坚决反对那种不讲

科学，不讲逻辑的反对意见。美国著名梵文学者

就属于这一类。我曾写文章批评这种做法，也收入本

书中，目的是为中国读者竖立一面镜子：学问不能这样去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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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说 明

在中世印度语 向的特定 的范围内，语尾 和

转化是一个颇为独特而又有趣的现象。尽管已经有人多次指

出了这个现象，但是，直至今日，对这个现象仍缺乏细致深入

的研究。这个转化过程是由梵文中的 经过中世印度语的

和，通过特定的方言和进一步的弱化而转化为

在本文中，我通过追寻各种方言和语言中的这个转化过程，

尝试着确定其范围，以便最终利用得到的结论帮助我们理解

早期佛教经典的语言特征。

代替 在阿育王铭文中

可以追在中世印度语中语尾 代替 溯到阿育王

铭文，虽然只局限 ）石刻诏书。于沙巴兹格尔西（

和 收尾的动形不仅在名词和以 容词中出现这种

现象，在代词中也有，而且是和在数量 和上居多的语尾

同时出现的。下面我先列出这些变化形式及其在其他诏

书中的对应形式 ：

中性，单数，体格：

（西部）

（东部）

（西北）

（西北）

（东部）

（东部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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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

（

（）

）

阳性，单数，业格：

副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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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替 在较晚期

的佉卢文铭文中

代替的趋势，在较晚期的佉卢文铭文中

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。在这

和和语尾 并存。在 整理

）有如下的例子，我把整理者给出

在中性单数体格的例子中，引人注目的是所有的形式都

或 收尾的是以 动形容词。我们不能很有把握地断

的 。因为只有吉定 是否确实可以回溯到 尔纳尔

）诏书中有以 取代 ）收或 尾的形式，而在

其它诏书中到处 收尾的形式，所以人们有理由假设，是以

不是以中的 为其 为其原形 原形，而是以 。但

是我们下面在 和 取代 在尼尼雅俗语（参见下文“

以外，雅俗语中”一节）中还将发现，除了 还有以

收尾的动形容词。因此 发展很有可能，这个 确实是从

。根据 的意见，动形容词的转而来的 化应归因于前面

的 。不管怎么样，无可置疑的是， 中的 ，代词（ 除

中的 确实可以追溯到外）以及

由此我们可以断定，由 向 的转化是西北方言的

一个特点。它的产生应归因于 在印度西北地区所特有的

一个当地发音 。而曼希诃拉（ ）诏书之所以成为其中

的一个例外，很显然应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：与 相比，它与

底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

被

众所周知，这是西北部方言

里，也是语尾

的佉卢文铭文中（

的异文和译文一并列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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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出处同上， ，页
：

（出处同上， ，页

（出处同上， ，页 ：

（出处同上， 页 ：

（出处同上，
；页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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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，

页 ：

和 在代替

写本中

随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，在我们上面已经证明的语尾

伴代替 的地方，又出现了语尾 ，起初大概是与 随

着同时出现的，但 逐渐占了上风，最终排挤掉了 。这是，

个过程，我认为在同样是用西北部方言写成的

中可以找到。人们在这里经常碰到语写 尾 代本 替

的现象，而却只有很少几个 的例子 。至于语尾

代替 ，也像在阿育王碑铭和较晚期的佉卢文铭文中那

样，非常常见。而语尾 竟消失了 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主动

语态现在分词的阳性单数体格也经常以 和 梵文

）收尾，这在较早期的巴利文 铭文中从未有过。

而被语原来是 尾 代替的例子如下：

名 词：

（页 ： 巴利文

形容词：

（页 梵： 根据 文

页 巴利文：

在婆罗米地区也有零星的 代替 收尾的形式，以

除非有另外的解释，否则只能把它们当作例外：

，， 页

：

（相当于梵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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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页 ：

（页 根据：

（页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文

此外的例子 （页还有：

代词：

（ 页 巴： 利文

此外的例子 （页还有：

主动语态现在分词：

（页 巴利文

此外的 页例子还有：

（页 巴： 利文

此外的例子还有： （页

以 代替 的语尾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以

的语尾，它们与以

见，而且有时也和那些以 代替

列出所有的形式：

名词：

阳性单数业格：

（页 ）：

其他例子有：

（页 巴利文：

其他例子有：

附录（页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文：

其他例子：

（页 ，

（页

（页

代替

收尾的形式并存的例子并不少

的形式并存。下面我

（页 。

（页

（页 （， 页 ，

（页 （， 页

）， （页 ）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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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页 。

（页 ）有：

（页 ：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文：

其他例子： （页

（页 巴： 利文

（页 ：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文：

其他例子 （ 页：

（页（ ？）， 。

阳性复数属格：

（页 巴利文

中性单数体格：

（页 巴： 利文

（页 巴利文

（ 页 ：

（ 页 ：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： 文

页 ：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： 文

中性单数业格：

（页 ： 巴利文

（页 巴利文

（页 ： 巴利文

（页 巴： 利文

（页 ： 巴利文

其他例子：

。

（页，

（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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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页 ：

（页 ：

（页 ：

（页 ：

其他例子：

（页

（页 ： 根据

中性单数体格：

（页 ：

（页

中性单数业格：

（页 ：

（页 ：

（ 页 ：

副词：

（页 巴： 利文

其他例子：

（页 ：

形容词：

阳性单数业格：

（页 巴利文

（页 ： 巴利文

其他例子还有： （页 （页 ，
（页 （页 。

根据 梵文

巴利文

梵文

巴利文

（页 。

巴利文

梵文

巴利文

巴利文

巴利文

巴利文

（页 （。 页 ）是

巴利文

其他例子： （页 （， 页

（页 （页 （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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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页 ：

（页 巴利： 文

（页 利文

（页 巴利： 文

代词

页 巴利文

其他例子： （页 ，

（页 （页 。

（页

（页

（页

（页

＞

＞

：

：

（页 ，

主动语态现在分词：

：

巴： 利文

其他例子： （页

：

巴： 利文

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几个以 和 收尾的形式，它们虽

然不能回溯到 ，但仍然很有价值，因为它们表明，语尾

蔓延到了那些原本不是以 收尾的其他形式上：

（页 巴利： 文

（页 巴利文

（＞ 页 巴利文

（页 （页 。

和 代替 在中国新疆

的佉卢文文献中

把这个文献中的语言区分为两种方言 ：于阗俗

语和尼雅俗语 。文献的绝大多数是用尼雅俗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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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成的，而于阗俗语则因只出王国的官方语言 现于唯一

的一 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断定件文献中而著称。

。毫无疑问，这两种俗语比尼雅俗语古老于阗 方言的故

。因此，我上面所证明的印度乡是西北印度 西北俗语所特有

和 的写的用 法，也在这里出现就毫不奇代替 怪

。值得 写本中一样，注了 意的是，跟在

是相伴和 出现的。

和 取代 在于阗俗语中

在于阗俗语中，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不同的。单数

体格语尾由 或 构 和成，单数业格由 构成。

在 ，页， 举出单数业格的例子：

和 取代 在尼雅俗语中

尼雅俗语在名词变位上表现出比于阗俗语更晚的发展阶

段。在尼雅俗语中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通常情况下缩减为

。根据 ，这个语尾 是由单

数业格的 发展而来的 ，因为复数属格的 也变成了

，而单数体格的 （梵文）看起来似乎变成了

。 除 以外， 也多次作为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出

现 。在这些例子中，语尾 一样跟通常的 ，可能原本属

于单数业格，由此而混入了单数体格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涉及到

单数业格，这个 所代替的毫无疑问是 ，正如通过代

词所证实的那样。人称代词的第一人称（除了 之外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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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以及代替。，第二人称是 也有

的代替 例子。

在代替

佛教混合方言的文献中

在许多佛 无论其在内容上属于小乘还是大教文献

乘 以外，经常出现语尾的韵文部分，除了 和

， 则几乎完全消失了代替 而的 。语现象 代替

在一些著作中的尾 代替 出现是由韵律决定的。而在

另外一些著作中则无规律可循。由于在某些本子中这样的例

子非常丰富，我无法巨细无遗一一列举，略举数端足矣。

名词：

语干阳性单数业格：

复数业格：

节）第

第 节）

节）第

第 节）

形容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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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阴性单数业格，

第

第

节第 ）

副词：

第

第

第 节）

代词：

，

，； ； ，，

节），

节）

节）

， 节）

节）

， ， ，； 第 ， ，，

； ；；，； ； ， ，， ，

，，， 第 ，， ， ，

在代替

阿波布郎舍 ）中语（

阿波布郎舍语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语言，它就像“俗语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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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一样，包括一系列方言，其地理范围从印度的东部一

。如果说其中有 代替 的现直延伸到西部 象，那么，

按照我们上面的论述，就应该是在所谓的西部阿波布郎舍语

中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

中明确指出早在《俗语语法 了 代替

的形式在阿波布郎舍语中的存在，只是他没有区分东部和西

部阿波布郎舍语。直到 才在两者之间划分了界限 。他

进一步指出，西部阿波布郎舍语的 语干单数体格业格几乎

以及 ，而在东彻底是 部阿波布郎舍语中则通常代之

以裸语干 。

附 录

在于阗塞语、粟特语以及吐火罗语 种方言中，也存在

向 和着惊人地相似的由 的转化。在于阗塞语中，

或 古波斯语 ，阿维斯单数业格以 塔 ，复 数

和属 ，阿格以 （古， 维， 波斯 斯语

）收尾；请参看： 《于阗塞语语法塔 》，莱比锡

年， 《印欧

年，页 《吐火罗语年鉴》 》

（ ，页 ，注 。， 在一些迦腻色， 伽时期

的货币上出现的“ ”也被钢和泰在《 和月

氏》， 年，页 解释为复数属， 格并还原为

一词。在代词、数量词、副词以及动词中也能找到类似

的现象：参看： ，，上引书， 上

引书，页 在新塞种方言中情形也是如此，请参看：

《一种新塞种方言》， ，哲学历史分卷， 年， ，页

。在佛教粟特语中作为单数业格的语尾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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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里也有类似的例子：

《吐火罗和等等；请参看： 语残卷》，

年，页 ，注

， ，页

，页在 也着重指出，从

的过渡在伊朗和印度方言中可以找到例证，而且小

亚细亚的闪语和印欧语也表现出了 的转换。他列举了

塞种语、粟特语、僧伽罗语和阿波布郎舍语。塞种语、粟特语和

阿波布郎舍语我上面已经谈过了。我想指出的是，这个转化并

不 ，页 ，注 。至是伊朗语的，请参看

于僧伽罗语，则只有从 的字内音变转化（

《僧伽罗语文献和语言》，斯，请参看 特拉

斯堡， 年， 。请对比：巴利文

写本 （页 《俗； 语语法》

《古代突厥的织物》， 年，哲学历史分，

卷，，页 ，注 。我认为字 ＞内音变和尾音音变（ 或

属于不同的范畴。

结 论

上面我探讨 向了在不同的方言和语言中，语尾

转化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。这个转化的最古的标本

阿育王铭文中的沙巴兹格尔西碑铭，以及较晚期的佉卢

《漫谈粟特语语法》同时出现。参见

， 年，巴黎

。有关 ，上引书，这种转化的更多的例子请参看

，页 。在吐火罗语《印欧语年鉴》 种

和

文铭文，无可置疑地证明，这个现象的故乡是印度西北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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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阿富汗的一部 写本是用西北方分。由于

言写成的，而且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原先也是以印度西北为

老家的，因此，我们在这些语言中，正如在西部阿波布郎舍语

中那样，发现这种转化现象就毫不奇怪了。

用佛教混合方言写成的文献则给我们的解释带来了一点

困难。在我以前的一篇论文中，我认为能够证明，佛典的较古

的部 无论是用巴利文，还是用混合方言以及梵文写成分

的 是以一个用东部方言，也就是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

原始佛典为基础而写成的。与之明显相矛盾的是，在大量的

混合方言的著作中，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，出现了数量不

的转化，而这个转少的 向 化却被我们证明是西北方

言的特点。这该如何解释呢？

尽人皆知，佛教很早就已经在从印度西北直到今天的阿

富汗的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。孔雀王朝建立之后，通向西

部的交通开始活跃起来，这也为佛教提供了向外扩张的机会，

阿育王更是大大地促进了这种扩张。在公元前 年的华氏

城结集大会之后，末田地作为佛教的传教士被派往克什米尔

和犍陀罗 。佛教向中亚和远东的进一步传布也必须 至

少最初是这样 经过犍陀罗才能实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

我们立刻可以想到，曾有大量的佛教圣典从原始佛典被转译

为西北方言 。可惜的是，几乎没有任何相关资料流传下来。

唯一的例外就是 写本 。不过，一个公元

年的 首饰盒上的铭文中所引用的话 著名的关于

缘起的习用语 ，出自于用西北方言写成的一部佛典 证

明一定有过不少类似的本子。

人们都知道，克什米尔过去是说一切有部的主要活动

区。正如义净在他的游记里所记载的那样，说一切有部正是

从这里向中亚和中国传播的 。与之相应，也有大量属于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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